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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看电视台播卓别林的《淘金记》，笔者
从流浪汉查理到阿拉斯加淘金的景象，联想到美
国作家杰克·伦敦 1897 年秋天到采金狂潮骤起
的加拿大西北育空地区淘金的往事。现今，育空
河畔的地区首府白马市中心大街上竖立着两座
青铜铸像，一为牵狗上路的淘金者形象，下边铭
刻一句献词：“给追梦者群落”。另一个就是“淘
金梦”的化身杰克·伦敦。斯人已逝，但此地环境
依旧，旅人但见云杉稀疏的山峦、冰湖，气氛寒
冷、死寂，仍然是人们当年所知的“蛮荒”。

远在 1897 年 7 月 17 日，汽轮“木丝”号从阿
拉斯加的圣米迦勒港到旧金山湾下锚，船舱里满
载一吨黄金，船上 15 位勘探者刚从加拿大克隆
狄克镇归来，说他们在彼寻宝，发现了一个类似
亚马逊森林深处那样的“黄金之乡”。听到这一惊
人消息，经年流浪无着的杰克·伦敦自幼的“黄金
梦”复萌，他急忙于 7月 25日登上开往加拿大的
阿玛蒂拉号轮船，去赶克隆狄克河上汹涌的“淘
金潮”。在穿越靠近北极的育空河流域时，杰克·
伦敦自己伐木造船，机智大胆地冲过被视为“天
险”的激流，为其他淘金者驾木舟渡河，赚得3000
美元，在未到达目的地之前就先掘了一桶金。

杰克·伦敦是同姐夫一道冒着北国酷寒，坐
狗拉雪撬奔往克隆狄克的。为去淘金，姐夫变卖
了一家的房产，然而，在阴森可怖的丘库特山坳，
他望而却步，退出了征途，任杰克·伦敦孤身继续
去冒险。令人失望的是，杰克·伦敦并没有淘到
多少金子。将近一年里，他落魄酒吧，跟同他一
样失魂的淘金者聊天，听他们倾诉衷肠，体味人
世艰辛。岁终，他沿印第安人出没的育空河千里
顺流而下，颓丧地乘海船返回美国旧金山。他在

《约翰·巴利科恩》一文里哀叹道：“我从克隆狄克
带回来的全部财富，就是患上了一身坏血病。”杰
克·伦敦的“克隆狄克史诗”收束得凄凄惨惨，尤
其是因在加拿大缺乏新鲜果蔬而得了坏血病，成
了他一生致命的灾难。但祸兮福之所倚，杰克·
伦敦在只淘到几颗金粒的冒险中因祸得福，反而
捞到日后发迹的雄厚“资本”。他没有淘到黄金，
但却找到了一条发财的“矿脉”，把自己过去当海
员期间装满脑子的遥远彼岸、热带岛屿离奇的冒
险故事与淘金地的现实生活相联系，催化其作家

的异想才能，将之逐一写出来，用笔杆子当作生
财之道，终于跻身欧美世界的“名利场”。

1899 年 1 月，美国《大陆月刊》发表了杰克·
伦敦“克隆狄克系列”中的头一篇纪实小说《为赶
路者干杯——克隆狄克叙事》。虽然只挣得5美
元的稿费，但引来《黑猫》杂志约稿，扭转了他原先

《顺流而下》等作品连连被拒的尴尬局面。“太阳神
出版社”负责重版杰克·伦敦全集的诺埃尔·莫伯
雷分析这一转机道：“杰克·伦敦在育空河流域找
到了他全部作品的主题，即人与超自然力量的较
量。”他认为杰克·伦敦的“育空题材”构成他一生
写作的“基本矛盾”，给其作品灌输了活力。确实，
杰克·伦敦的成名作《野性的呼唤》，亦意译为《森
林的召唤》，恰基于他在加拿大育空河流域广漠

蛮荒中对大自然野性的切身感受。书中狼狗巴克
挣脱加利福尼亚人给它的舒适，在森林的狼群中
回归了难移的野蛮本性。与之相反，小说《白牙》
里的另一只狼狗脱离野生态，最后却死于人居。

杰克·伦敦的《生命之爱》，描写一个淘金者
在荒野与一只病狼遭遇，跟大自然的野蛮和残忍
搏斗，令列宁都深受触动，欲从中汲取同病魔抗
争的力量。不可否认，杰克·伦敦书中的“生命之
爱”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自然反
映，或者说是对丛林法则的认可，强调人类世界
只不过是一座“社会丛林”，奉“生存竞争”为金科
玉律、普世法统，不可违忤。显然，这是西方人的
生存哲理，与东方民族，特别是中国人信仰的“天
人合一”形成悖论。杰克·伦敦对霍布斯“自然状
态”的情结充溢于他的所有作品。他实际上感到，
在霍氏《利维坦》里，人对人就如同恶狼一般。在小
说《海狼》里，他满眼是飘忽的鬼魅魔影，顿起要在
生存竞争中拼搏之念。他的座右铭是：不能光等灵
感，要拿着棍棒去追逐。此一搏斗顽念流露在其全
部作品里，自传小说《马丁·伊登》和《狼仔》《铁蹄》
中可见一斑。更甚者，他受尼采“超人”理论的影
响，竟然充当“白种人优越论”和种族歧视论的吹
鼓手。据当时的报界透露，他最鄙视黑眼睛黄皮
肤的中国人，自己在奥克兰酒吧厮混时期曾经用
几美元买船下海，当过牡蛎窃贼，却厚颜夸口“亲
手抓到过偷捞海虾的中国人”。在加拿大淘金的
岁月，他惟独厌恶同样沦落天涯，在道森水中荡
涤沙砾淘金的华工，斥之为“劣等种族”。

1869年6月初，被法国殖民的塔希提岛阿蒂
茅傩棉花种植园发生华工内讧械斗，造成一死一
伤。法国殖民当局草菅人命，误将无辜华人苦力
詹秀公送上断头台。消息传播开来，杰克·伦敦
据此于 1908 年写成小说《中国佬》，题目采用的
就是美国西部白人对中国苦力的蔑称。杰克·伦
敦给詹秀公起名“阿秋”，将之塑造成一个麻木不
仁，甘心任人宰割的奴隶形象。他运用黑色幽默
的手法叙事，描绘“阿秋”的愚蒙。种植园事件中，
杀人者阿善潜逃，法国殖民当局误判另一苦力阿
楚死刑，又将阿楚的名字错写成阿秋，把后者押
到断头台上。阿秋明知谁是真凶，可他竟然在铡
刀下欣然伸颈受刑，无辜遭杀戮而毫无所悟，纯

系不值得人尊重的“猪仔”。小说作者不谴责白人
殖民当局的冷酷暴虐，却不吝笔墨地凸显海外契
约华工在白人强权面前的怯懦心理和盲从主子、
奴颜婢膝的表现。在他同年写出的《白与黄》《黄
丝帕》，以及分别发表于 1910 年和 1918 年的《陈
阿春》《阿金的眼泪》等作品里，杰克·伦敦都露骨
地表露出歧视中国人的意识。他竟然扬言：“白人
是一个伟大的种族，地球的一半和海洋的全部都
是他们的世袭财产”。为永远独占这份“财产”，他
公开表示，自己与妻子贝丝成婚并非源于彼此相
爱，而是要为高贵的白人种族生产“健壮的儿
女”。此言让人不禁想起德国纳粹要以“纯粹雅利
安人”传种接代的叫嚷。

从美国血统的“吸血鬼舞会”传入欧陆“旧世
界”来看，杰克·伦敦是个有“自恋邪癖”的“新世
界”白人。“自恋”已从上面他自己放出的话中看
出几分，“邪癖”在于他承继德皇威廉二世的衣
钵，唱起“黄祸”的论调，实为白种人主宰世界野
心的遮羞布。在杰克·伦敦眼里，中国人就是英国
推理小说家萨克斯·罗默1875年笔下的邪恶博士

“傅满洲”拟人化的“黄祸”具象。为推演自己的理
论，他于 1910年 2月步罗默《福尔摩斯遭遇傅满
洲》的后尘，推出虚构小说《空前绝后的入侵》，侈
谈中国对世界的威胁。他在小说里煞有介事地宣
布：“1976年，世界与中国的纷争达到顶点”。他预
言，中国的“黄祸”将在1976年溢洪为“黄泛”，水
淹白人称雄的“西方世界”。这篇反华小说首先刊
载于广泛传播美国大众文化，曾经发表斯蒂文森、
马克·吐温等名家作品的《马克柯鲁瑞》月刊上，后
又收录进瓦尔特·默温编缀的《历史文论》，可谓
当今在欧美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之先声。

在《空前绝后的入侵》里，杰克·伦敦设想中
国到 20世纪 70年代“崛起”，在一场“中日战争”
中打败企图建立“东亚共荣圈”的大和民族，继而
以大量移民的迅猛方式向外扩张，与企图独霸印
度支那的法国发生武装冲突，以百万民兵击溃法
军，向四面八方扩张。到此时，美国总统采纳科
学巨擘拉宁格尔的细菌战方略，最终取胜，遏止
住“黄祸”，世界方得安宁。小说里恣肆地使用

“喋喋不休的黄种人”、“中国扩张”、“中国入侵”
云云，远远超乎一般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纯属

蓄意诋毁一个历史上受尽西方列强欺凌的民族。
杰克·伦敦一般被认为是一个与资本主义制

度抗争的进步作家，因为他信仰社会主义，参加
工人运动，还钻研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作品真
实地描写下层平民疾苦。他甚至去伦敦的贫民窟
里体验生活，亲历底层贱民的苦难，写出报告文
学《深渊里的人们》。然而，他从加拿大育空河畔
转向美国文坛“淘金”，靠才能和勤奋名利双收后，
坠入了拜金主义的泥潭，摇身变为一个花天酒地
的大牧场主。杰克·伦敦的生涯应了中国先哲老子
的古训：“反者道之动”。达到富裕的巅峰后，他突
然发现人生空空幻，于1916年11月22日40岁时
在加利福尼亚的豪宅里饮鸩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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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妮·莫里森《宠儿》：后背上的那棵树后背上的那棵树
□□黄黄 华华

“她从水里走出来，爬上石头，依靠在露台上。漂亮的帽
子。”

——《宠儿·序》，托妮·莫里森

托妮·莫里森坐在自家门廊的秋千上，面对门前的哈得逊
河，开始构思小说《宠儿》。一个从水中走出的女人浮现在她
脑海里，这个戴着帽子、看不清面孔的女人，便是她的长篇小
说《宠儿》中的女主人公宠儿。

出版于1987年的《宠儿》是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
的第5部长篇小说，1988年莫里森因该书获得普利策奖，1993
年更凭借该书和《所罗门之歌》《爵士乐》等作品荣膺诺贝尔文
学奖。获奖时，莫里森仅出版了 6部长篇小说和 1部散文集，
写作数量并不多，但其专一的写作题材和独特的写作风格受
到了瑞典文学院的青睐。莫里森的作品都以美国黑人为主
角，她继承了美国南方作家威廉·福克纳和拉美文学变幻莫
测、瑰丽多彩的叙事传统，正如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斯图尔·
埃伦所言，莫里森“在小说中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富有诗意的表
达方式使美国现实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充满活力”。

《宠儿》的素材取自上世纪70年代莫里森在兰登书屋做编
辑时的经历。在编辑《黑人之书》时，一张剪报吸引了莫里森。
一个叫马格丽特·加纳的黑人女奴带着几个孩子，从肯塔基州
逃到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当奴隶主带人追到她的住处时，她
抓起斧子，砍断了小女儿的喉管，接着她企图杀死其余几个孩
子，被人们强行阻止。马格丽特被逮捕，以“偷窃财产罪”接受
审讯，法庭宣判将她押送回原种植园。马格丽特·加纳案成为
反抗《逃亡奴隶法》斗争中一个著名讼案。马格丽特神志清醒
和缺乏悔意的言行吸引了废奴主义者和报纸的注意。被捕后，
她显得十分平静。她的婆婆是个牧师，当时在一旁观望，没有
鼓励，也没有阻止。马格丽特决定先把孩子杀死，然后再自杀。
莫里森充分理解这一行为，认为“这是很崇高的。马格丽特是
在说：‘我是一个人。这些是我的孩子。这个脚本是我在撰
写’”。莫里森认为马格丽特有足够的智力、残忍以及甘冒任何
危险的勇气来争取她所渴望的自由。被故事吸引的同时，莫里
森也觉察到小说家创作的难度，她说：“历史中的马格丽特·加
纳令人着迷，却令一个小说家受限。给我的发挥留下了太少的

想象空间。所以我得发明她的想法，探索在历史语境中真实的
潜台词，但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实，这样才能将她的历史与
关于自由、责任以及妇女‘地位’等当前问题联系起来。女主人
公将表现对耻辱和恐惧不加辩解的坦然接受；承担选择杀婴
的后果；声明自己对自由的认识。”显然，莫里森跳出了历史题
材的局限，更多地使用虚构和想象，通过再造“历史语境”，来
重现“历史记忆”，以期达到审视和反思现实的目的。

铭刻在肉体上的记忆

小说以 1873 年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小镇的生活为背
景，借助一个还魂人间的年轻黑人女子和一位饱受心理煎熬
的黑人母亲，展示了奴隶制留给美国黑人巨大的精神危机。
那一年距离林肯总统发表废除奴隶制声明已经9年，距离故事
中的弑婴事件已经过去18年。

“124号恶意充斥着一个婴儿的怨毒。房子里的女人们清
楚，孩子们也清楚。多年以来，每个人都以各自方式忍受着这
恶意。”小说开头即将读者抛入一个封闭、孤立的空间，“124
号”没有名字，只有门牌号，这所位于蓝石路上灰白两色的房
子成为现实与幽灵共存的空间，这里上演着一出出“闹鬼”的
恶作剧。“镜子一照就碎，蛋糕上出现了两个小手印……一锅
鹰嘴豆堆在地板上冒着热气；苏打饼干被碾成碎末，沿门槛撒
成一道线。”这些看似淘气的恶作剧，加上房子里“鬼魅”的特
征：惨白的楼梯、颤动的红光、单调的色彩……无不构筑起“怨
毒”的情绪。“恶意”从何而来？自然与房子里发生的往事有
关，然而，房子里的人却不愿面对过去。房子里居住的黑人一
家只剩下母女两人。两个儿子多年前已逃离凶宅，祖母贝比·
萨格斯也已辞世，母亲塞丝失去记忆，生活在貌似平静的麻木
中，小女儿丹芙离奇地失去了听力。不愿回忆往事的母亲和
无法听到真相的女儿不得不面对房子里另一个隐身的“家
人”——宠儿的鬼魂，忍受着这个娃娃鬼无休止的恶意捉弄，
虽筋疲力尽，但无法脱身。

母亲塞丝尽量不去记忆，因为她觉得只有这样才是安全
的，遗憾的是她的脑子有时不听安排。当塞丝穿过田野、去井
边清洗粘在腿上的春黄菊汁时，昔日的农场“甜蜜之家”便在
她眼前展现出来，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有着令人尖叫的无耻的
美丽。接着，“浸在水洼里的狗”、“乱扔的鞋袜”、“梧桐树”、“吊
死的小伙子”等一连串意象追逐而至，让塞丝无法自恃。令塞
丝感到耻辱和难堪的还有她那糟糕的记忆，“小伙子们吊死在
世上最美丽的梧桐树上……对那些美妙的飒飒作响的树的记

忆比对小伙子的记忆更清晰。她可以企图另作努力，但是梧桐
树每一次都战胜小伙子。她因而不能原谅自己的记忆。”读者
这时会对塞丝过去的经历产生好奇，因为只有遭受过心理创
伤的人才会处于类似癔症的精神状态，刻意地去遗忘，却偏偏
停留在对过去的回忆中，某些被抑制的东西在不经意间一再
浮现，这些断片式的记忆又能唤起强烈的情感反应。这一次塞
丝也不能幸免，特别是当她遇到保罗·D——“甜蜜之家”另一
个幸存的奴隶时，记忆的闸门被慢慢开启。

当丹芙和保罗·D为房子闹鬼的事情发生冲突时，塞丝告
诉保罗·D 自己不搬家的理由：“我后背上有棵树，家里有个
鬼，除了怀里抱着的女儿我什么都没有了。不再逃了——从
哪儿都不逃了。我再也不从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逃走了。
我逃跑过一回，我买了票……它太昂贵了！你听见了吗？它
太昂贵了。”塞丝的回答暗示了前一次出逃所付出的沉重代
价，但她没有提及弑婴事件，而是详细地描述了“后背上的樱
桃树”。那是塞丝18年前被白人划伤后背留下的伤疤，“一棵
苦樱桃树。树干，树枝，还有树叶呢……我估计现在连樱桃都
结下了。”然而，就是“这棵树”勾起了保罗·D无限的爱恋和伤
感，促使他留了下来。他开始亲吻树上的每一道隆起和每一
片树叶，试图用这种方式感受蕴含在树根、巨大主干和繁茂枝
杈下深沉的悲伤。然而，此时的塞丝却没有任何感觉，因为她

“背上的皮肤已经死去多年”，她不再感受到任何应有的疼痛
和情感变化。而这温情的一幕却激怒了房子里的另一位住户
——鬼魂，地板开始剧烈地抖动，整栋房子在颠簸，在尖叫。
保罗·D 向鬼魂怒喝：“她受够了！”他以雄性的威力，制止了

“124号”的最后一次“地震”。促使保罗·D发出怒吼的正是塞
丝背上的那棵树。而在意乱情迷之后的平静中，保罗·D发现
那棵树实际上是一堆令人作呕的伤疤，只是在形状上像棵树，
但绝不是他记忆中像兄弟一样陪伴他、承载男人成长岁月的
田野上的树。这株“苦樱桃树”唤起了塞丝和保罗·D 共同的
记忆，勾勒出18年前出逃当晚故事的全景。

“甜蜜之家”的奴隶们（四男一女）不堪忍受新奴隶主的苛
刻，商议集体外逃，在计划出逃的晚上，他们彼此失去了联
系。挺着大肚子的塞丝没有找到丈夫，她先把三个孩子送上
了出逃的大车，却被两个白人意外掳去，像奶牛一样被抢走了
奶水，又被划伤了后背。出逃计划落空后，奴隶西克索被烧
死，保罗·D 被套上了铁嚼子。塞丝没有等到丈夫，最终独自
出逃，她从一棵梧桐树旁经过，树上吊着一具无头尸体，尸体
穿着保罗·A 的衬衫。途中塞丝在白人姑娘爱弥的帮助下生
下女儿丹芙，后来到了“124号”，与婆婆贝比·萨格斯和孩子们
相聚。28天后，奴隶主追来，为了不让女儿重复自己做奴隶的
命运，塞丝杀死了刚刚会爬的幼女宠儿……

“苦樱桃树”是出逃时留在塞丝后背的巨大伤疤，它何以
转化为优美而富有诗意的意象？这一意象在小说中起到怎样
的作用？“苦樱桃树”是塞丝从救助她的白人姑娘爱弥那里听
到的。爱弥一看到塞丝的后背便失声叫了出来，接着半天没
有出声，后来她用梦游一般的声音说：“是棵树，一棵苦樱桃
树。看哪，这是树干——通红通红的，朝外翻开，尽是汁儿。
从这儿分杈。你有好多好多的树枝。好像还有树叶……小小
的樱桃花，真白。你背上有一整棵树。正开花呢。”这好像一
幅镌刻在后背的美丽图画，但从爱弥口中，我们知道“白色的
樱桃花”指的是化脓的伤口。也许爱弥为了安慰逃亡中的塞
丝，有意美化了伤口，试图减轻她肉体上的痛苦。令人费解的
是塞丝接受了爱弥的说法，永远记住了自己后背上的“那棵
树”，“苦樱桃树”便成为文本中一个重要的隐喻，具有了特定
的象征意义。

对塞丝而言，“苦樱桃树”代表了她肉体受过的创伤，“苦”
是她对那段生活的概括。但肉体上的创伤是可见的，可以局部
恢复的，能够言说的伤痛并不是最大的痛苦，更深切的痛苦是

无法言说的。作家让塞丝试图借可见的伤疤来遮掩内心无法
言说的心理创伤——弑婴后无尽的自责和悔恨，尤其是事件
发生后不久奴隶制废止，这让宠儿的死成为枉然，成为塞丝难
以解开的心结。

个体心理创伤的治愈

莫里森将解开塞丝心结的任务交给了一个“幽灵”，一个
和宠儿同名的年轻女子来到“124号”，介入塞丝一家的生活，
揭示母亲心底最隐秘的创伤。

一个穿戴整齐的女人从水中走出来，走了一天一夜，在
“124号”附近的台阶下睡着了，醒来后，她便留了下来。塞丝
注意到她额头上看起来像婴儿头发一样的三条精致纤细的划
痕以及她脖子上的伤痕，还有她那令人怦然心动的名字——
宠儿，她被塞丝母女看作是还魂人间的亲人。塞丝开始努力
弥补她亏欠宠儿的母爱。为了满足宠儿，塞丝做了各种尝试，
包括讲述久不提及的往事。这让塞丝感觉震惊，因为以前一
提起过去她就痛苦，但面对宠儿，塞丝却能够心平气和地回忆
过去。为了宠儿，她放弃了和保罗·D刚刚筹划的未来。因为
在塞丝心中只有过去，亲手割断女儿喉管所产生的内疚一刻
也没有离开过她。笃信基督的老人斯坦普·沛德找到保罗·
D，把当年登载塞丝弑婴案的报纸拿给他看，保罗·D找到塞丝
询问，被塞丝炽热的母爱吓坏，选择了离开。“124号”再次关闭
了与外界的联系，重新成为女人的世界，但这里从来不缺乏炙
热的情感。“宠儿，她是我的女儿。她是我的。看哪，她自己心
甘情愿地回到我的身边了，而我什么都不用解释。我以前没
有时间解释，因为那事必须当机立断。当机立断。她必须安
全，我就把她放到了该待的地方。可我的爱很顽强，她现在回
来了。我知道她会的。”然而，好景不长。尽管塞丝试图以加
倍的母爱来弥补自己曾对女儿犯下的过错，但宠儿无休止的
索取和报复却令人对这种单方面的努力产生怀疑，单向的爱
能否构成和解，我们该如何面对过去留下的创伤？

如果以为莫里森仅仅重写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历史故事，
那就错了，莫里森的高明之处在于她将个体的心理创伤转化
为美国黑人的集体创伤，并把矛头直指黑人自身，针对一部分
黑人面对历史问题时采取的激进态度提出了反思和批评，指
出了治愈心理创伤的途径。无论是贝比·萨格斯在宴会上闻
到的邻居们非难的味道，还是她自己放下剑和盾的传道，都未
能制止悲剧的发生；无论是拿剪报给保罗·D 看的斯坦普·沛
德；还是提出四条腿与两条腿区别的保罗·D，他们都无法说
清黑人个体所应该承受的苦难。莫里森将希望寄予黑人社
群，指出黑人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建构自身的文化传统。丹芙
在目睹了宠儿对母亲无休止的压榨和索取之后，终于走出

“124号”，向社区求援。30个黑人女子周末来到“124号”举行
了驱鬼仪式，她们的歌声壮阔得足以深入水滴，或者打落栗树
的荚果，歌声在丹芙、塞丝那里获得了回应，她们最终跑进黑
人妇女中间，加入了歌唱，宠儿则神秘地消失了。

当塞丝又一次看到马背上那顶高高的黑帽子时，为了保
护女儿，她手握冰锥又一次冲了过去……但这一次不是白人
奴隶主的追捕，而是丹芙的新主人来接她上班。塞丝在场景
重现的时刻恢复了记忆，伴随着个人心理创伤复原的是对自
我的重新审视和肯定。正如保罗·D重回“124号”，攥着塞丝
的手，轻轻告诉她“你才是最宝贵的”，“我们需要一种明天”。

·在更深层次上，“苦樱桃树”可以说是美国黑人背负历史
苦难的象征。黑人群体接受了主流历史对于他们过去的描述，
却忽略了在精神和文化层面的自省。不能正视过去，便无法面
对未来。“后背上的树”成为黑人群体的精神负担，成为至今美
国黑人仍与贫穷、暴力、高犯罪率等词汇相连的原因，成为阻
碍黑人发展的原因。这正是莫里森创作《宠儿》的动力所在。

《宠儿》中英文版

杰克·伦敦的“淘金记”
□沈大力

托妮·莫里森

杰克·伦敦

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

《野性的呼唤》英文版

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

《白牙》英文版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加拿大白马市的杰克·伦敦青铜塑像


